
天意憐幽草──讀《弘一大師傳》有感 

   兩年前，收看大陸製作的歌唱節目《我是歌手》。當時，我對眾多競演的大
陸歌手心生反感，因為我一直認定他們節目有黑幕，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背後

操作比賽的勝負。有名大陸選手，名叫韓磊，每一次的比賽中，他總是名列前三。

某一集，當我看到韓磊上陣，即將演唱時，坐在電視機前的我，馬上喝倒彩，暗

自盼望他在比賽過程中不小心出槌，犯下瀰天大錯，就算名列前茅，也丟臉丟到

無地自容。這回，他選了一首我從來沒聽過的歌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

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我說不上為什麼，這首歌彷彿有奇妙的魔力，它讓我暫時忘卻對歌手本人的

厭惡，使我專注的聆聽旋律的抑揚頓挫，形神消融，全身心投入一個新的世界，

綿緲朦朧，忘神其中，難以自拔。歌畢，我上網搜尋寫這首歌的人是何方神聖，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弘一大師」。 

    後來，我在某間圖書館，無意間發現有漫畫區，喜出望外，可以不用看沉悶

的書籍，遂檢視書架上有哪些漫畫書，偶然看到似曾相識的名字──豐子愷──

我之前聽過這個人，可是我不太清楚他是誰。我順手拾起他的漫畫，信手翻閱，

覿見通本書回前有個序，便開始閱讀。 

    這一次，我又看到「弘一大師」這個法號，喚起我對那首歌的記憶，儘管當

下我還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我業已對這個一再闖入我生活中的名字起了一點興

趣。 

    序裡提及「弘一大師」是豐子愷的老師，說他嚴守戒律，過午不食，每一餐

都簡單樸素，僅一碗白飯，一碟素菜，不是什麼山珍海味，可是他吃起來的神情

是如此歡快，他喜悅的將飯一口一口划入口中，每一口都飽含好大的滿足，備受

寵愛，當他眼望碟中的素菜，那副表情，如見珍饈，夾來品嘗，又是吃得津津有

味。雖未得見其人，只是從他人轉述中獲知，竟也讓我不禁慚然淚下。 

    這一幕提醒了我們某些事，某些我們明明就知道卻老是忘記的事。 

    每當我走過學校的學生餐廳，學生餐廳的四個角落都擺置餐盤的回收處，當

然還有垃圾桶與廚餘桶，我經過時，每每見著別的學生，手托著一盤尚未吃完的

殘羹剩飯，眼睜睜看著那明明還可以多吃幾口的食物，在下一秒陡變成廚餘。物

質的富裕讓人遺落了知足，喪失了感恩，忘記了每一粒飯都得來不易。所以當我

讀到弘一大師用膳的那一幕，不是什麼很大不了的事情，卻佇留我心，歷久不去，

宛如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走失的孩子──是對事物敬重的感謝，以及享受事物最虔

誠的珍惜。 

    也許，這就是我讀這本《弘一大師傳》的初衷，我想重溫當時見到那一幕的

震動，並尋回最原初的本真，那是在逐名追利的現實中漸漸淡忘的自己。 



    我從書中得知，弘一大師未出家前叫作李叔同。在三十九歲前，他的前半生

多采多姿，出生名門，家業殷實，受享榮華，爾後流連忘返於名妓楊翠喜、李蘋

香的香閨繡閣，私人生活豐富繽紛。李叔同其人才華洋溢，擅金石、書畫、音樂、

詩詞，更別提他在日本上野留學期間，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社，自己粉墨登場，

反串扮演《茶花女》女主角瑪格麗特，開中國近代戲劇之先河，可謂在藝術各領

域成就斐然。從日本歸國後又作育英才，桃李滿門，栽培出諸多日後在中國文藝

界中發光發熱的後進，像是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人。 

    如此精彩璀璨的一生，卻被他親手劃上休止符，奇峰突起，天地頓分，他毅

然決然要投皈莊嚴佛門，自此立誓學戒弘律。他既不選在中國最主流的禪宗或淨

土宗──他選擇了律宗，而且還是戒律最森嚴的南山律宗。 

    長此以往，由絢麗歸於澹泊，視一切色相為敝屣。這讓許多人感到扼腕，大

家流傳著發軔於吳稚輝的一席話：「李叔同能做個藝術家而不做，偏要去做和尚。」

很多人不解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也有人閒話，曾經的花花公子會不會只是三分鐘熱度，沒幾天就會還俗。這

絕對是對弘一大師的誤解，無論出家前後，弘一大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是

個很認真的人，只要是認為要做的事，他就會一絲不苟的貫徹到底，以示其心。

他在任教期間，校舍曾發生一起竊案，一連三天過去，案情石沉大海，身為舍監

的夏丏尊萬分苦惱，便找李叔同商量如何逮到竊賊，李叔同提議：貼一張佈告，

言稱三天之內竊賊不出來自首的話，舍監便以死殉道，如此一來，竊賊動了憐憫，

就會出來自首。丏尊問若是三天後沒人出來自首呢，李叔同對著自己的好友，用

不是開玩笑的語氣娓娓說來：「那你就真的自殺吧。」 

    這一回出家，定然也是認真的，是以一生為準，沒有折扣，沒有偏私，沒有

假定，以這樣的態度追尋真理，因為他深知：蛻變是不會降臨在一個半調子身上。

這便是李叔同一生學佛的態度，他有感於佛教在幾千年以來的流變，讓本來的精

神喪失殆盡，佛教的莊嚴已歪曲，不復存在，唯有重新拾回戒律，重視戒律，方

能撥亂反正，找回遠遁的佛教精神，深入堂奧。是以坐臥行止，都操持有度，其

意念真誠，不容質疑，縱令一人閉關獨修，也置放自己在「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的嚴苛情境中。不惜形銷神悴，也要宏揚戒律。有時候，我們無法明白分辨，一

個人的所做所為是否正確，然而，我們會對他們努力尋找答案的執著，還有奮不

顧身的態度動容不已。 

    是怎麼樣的衝擊，讓李叔同的人生走向如此相反的兩極？由熱情澎拜似火，

乃至一泓靜謐如水。很久以前，同樣有個人，他本是個養尊處優的王子，國王為

他的出世歡欣雀躍，將他取名為悉達多，為他蓋了三座不同的宮殿，供他在不同

季節中遷移，如此一來，他就不會曉得季節更迭的冷熱變化造成的不適，在宮殿

的庭園中，園丁將一切的殘花落葉打掃乾淨，悉達多能見的，就只有一片欣欣向

榮，與春暖花開下綿延的一片綠意。國王煞費苦心，不准許任何上了年紀的男女

進出悉達多活動的場所，只有青春美貌的年青人才可以進去，除此之外，國王又

差遣來自全國各地的美女伺候悉達多，他放浪形骸，活在如夢似幻的欲望中。 



    悉達多有一回外出，乘著馬車，他從車廂中瞥見外頭有個生病的人，臉色蒼

白，渾身冒汗，痛苦不堪。他內心深處啟了疑竇，不顧侍衛的阻擋，要瞧清楚外

邊的世界是什麼德性。接著他看見一個老人，頭髮稀疏，齒墜雙眸昏，拄著拐杖，

行步踉蹌，最末又被他撞見一具被人抬著的屍體，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兒。這是

他頭一次體會到生命不是永無止盡的蓬勃發展下去，他不得不意識到人會病臥床

榻、人會垂垂老去、人到頭來，要迎接死亡的來臨。就在那天晚上，他決定拋家

棄子，揚棄他本該繼承的偌大王國，他知道衣裳終會破舊、王國終會傾頹、生命

終會殞落，一切都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他要去追尋永恆不渝的東西，或許

就是人們所說的真理，只有真理，才永遠不變。他不會一去不回，如同希臘神話

中的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他尋得真理後，要將真理帶回來，廣佈人間。絕無光亮

的暗室，只要有光滲入，片刻間，黑暗會被光亮驅趕，暗室就再也不是暗室。 

    當他回來後，他成為佛陀。他做到了。 

    我不相信僅是一次斷食到寺宇修行的機緣，促使李叔同從此散盡家財，棄絕

世俗，青燈古佛，了此一生；他肯定也在生命裡洞見了什麼，才在心底觸發巨大

沉痾的悲慟，也許是與自己相伴為依的慈愛母親離異，或者是更早，更遙遠飄渺

的孩提時代，他年邁的父親在他五歲時見背，抑或是生長在動盪不安的清末民初，

內憂外患下，他看遍了中國底層人民在苦痛磨難中的生生滅滅。 

    頭角崢嶸的詩人徐志摩三十五歲時不幸墜機身亡，音樂神童莫札特三十五歲

時英年早逝，才如江海命如絲的梵谷三十七歲時自殺而死，三十九歲的李叔同在

某個層面上也算是去世了── 

    之前的他是向外發展，他委實獲致極大的成功，登上人生的高峰，卻也驚覺

光是往外在發展是不夠的，太過單一，太過偏鋒，於是他走向了內在的旅程，為

了徹底走進內在，他果斷揚棄外在，卸下過去的負擔，切斷與過去的連結，往內

探索，回歸本心。他不再是門閥子弟，他不再是桃李春風的師範，他不再是意氣

風發的風流才子。如今的他看來清癯枯瘦，衣著寒傖，但他的內心是富麗輝煌的。 

    靜靜的諦聽頭腦中迴蕩的聲音，有形形色色的聲音，不過那些都是別人的，

而不是自己的，若是只聽從別人的，心不暇他顧，就會找不著自己的聲音，鬧騰

大到你自己尋覓不到自己一息尚存的聲音。遠離俗世的喧囂，擺脫外在的種種紊

亂雜聲，方有自心空明的平靜，在平靜中聽聞屬於自己的真實，原來心中有股簌

簌作響的神聖泉源，愈來愈明晰，源源不絕，該是本已遺忘的佛性。 

    他遁入空門，重新展開新的生命，過去的猶如昨日死，以後的猶如今日生。

此刻的李叔同不再是過去的李叔同，而是以弘一大師的身分重新出發，他的生命

截然不同了。他確實在過去死了一次，徹頭徹尾的毀滅；可是他又重獲新生。這

一次他的生命由凡入聖，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在外人眼底，弘一大師參佛禮禪可能是避世棄俗，躲閃他不想面對的現實。

有人提出證明，稱李叔同出家前夕，家裡的事業一敗塗地，頃刻他一貧如洗，什

麼都必須重頭來過，於焉棄絕世間一切，用宗教麻痺自己脆弱的心靈，此等說法

五花八門，言人人殊，但我是不認同這種說法的。 



    我始終相信，李叔同並沒有真正的離棄世界與社會。他的確擲棄了某些東西：

他手下的鋼琴琴鍵，一曲未終，戛然而止，悠揚旋律不再，他再無從事任何文藝

行為。他之所以這麼選擇，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有更大的使命，有更重要的任務要

完成。 

    皈依佛門後，本該「太上忘情，天道無親」，表面上看，弘一大師做到了。

他決心永訣自己罣念甚深的日籍愛人誠子，他這麼做，我想並不是出於無情，而

是因為他對人間眾生有更大的留戀，這份情是凌駕個人之上。他要救贖的，是更

廣大的萬千眾生，因此，每當有人上門求索墨寶，他總是不吝於分送他的字畫，

他覺得他可以在自己樸拙的書法中蘊藉著佛法，用字裡行間中的佛法為生者消愆、

為死者加被，藉此普渡無邊無量眾生。 

    一日，弘一大師到白湖金仙寺研修《華嚴經》，天台山的靜權法師也來到金

仙寺，開講《地藏王菩薩本願經》，弘一大師也在僧眾席中聽講。僅是一節故事，

為救其母，孝女光目誓願，一切墮入三惡道的罪苦眾生，她要度一切眾生，直到

他們豁脫災厄，非但如此，還要他們都成佛後，她才願意證菩提而成佛。這個故

事讓弘一大師失聲痛哭。我相信，在這之中，不僅是「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的情懷，致使弘一大師潸然淚下，應是比那更多、更廣、更大的不忍。在白馬湖

畔友人搭建的小屋，他於其題上唐人詩句「天意憐幽草」，無非是期許自己化為

高掛蒼穹的太陽，灑落和煦光照，沐浴小草，使其滋長茁壯。 

    西方基督教故事中有則神話故事，主角獲上帝垂青，得以進入福音書中所描

繪的天堂，天使迎接他，帶領他向上飛翔，摶扶搖而直上。當他向上攀升時，有

個悲苦的哀號從耳際響起，那是來自底下受苦受難的人們，垂死掙扎所呻吟出的

痛苦哀鳴，聽來撕心裂肺，駭人異常。這讓本應直上天國的主角心生悲憫，他覺

得不該讓自己一人獨自得救，明明還有恆河沙數的人們在苦難中苟延殘喘，他怎

麼能自己一人逕自離開呢？於是他拒絕進入上帝的天國，他決定重返人間，和眾

生一同承受無可阻擋的殘酷命運。 

    弘一大師在死前寫下的四個字「悲欣交集」，一般被視作他的遺言。我想，

這在圓寂前留下的最後訊息，有著莫大的情蘊含其中。「悲欣交集」是一方面欣

喜自己得以解脫，另一方面又為尚在苦難中的眾生感到悲愍，為他們落淚，為他

們不捨。然而，佛已入涅槃，不再眷戀世情，他能做的就是回頭顧望，就像那尊

日本永觀堂的回頭阿彌陀佛像，不時顧盼後方的人是否跟上隊伍，殷重慈悲，表

露無遺，卻無能為力，做出更多。事實上，白馬湖畔友人搭建的小屋，他在上題

的詩句不只「天意憐幽草」一句，這僅是上句，下句他接著寫「人間愛晚晴」─

─他現下能做的是，把握他賸餘無多的時光，盡可能散發光和熱。「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盡管有再多的不捨、再多的不忍，時間到了，該走的還是要走，

也許索性演奏一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

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